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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正行驶在曲曲折折的临山水

泥路上，前方是我此行的目的地——

尼亚 格 祖 边 防 连 。 透 过 车 窗 看 去 ，

远 处 湖 光 潋 滟 ，湖 面 在 太 阳 的 照 射

下 宛 如 一 块 碧 绿 的 翡 翠 ，近 处 的 湖

水 随 风 荡 漾 着 ，一 遍 遍 冲 刷 着 路

基 。 虽 已 是 夏 天 ，薄 薄 的 浅 草 滩 上

还 是 枯 黄 一 片 。 环 顾 四 周 ，光 秃 秃

的 群 山 起 起 伏 伏 ，波 涛 汹 涌 般 滚 向

遥远的天际。

那天抵达连队后，战士们恰好要

外出巡逻，经过沟通，我作为随行记者

参与到那次巡逻中。

出发后，战士们个个神采奕奕，有

说有笑。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身材精

瘦、面庞白皙且略显稚嫩的下士，他的

嘴角始终挂着难掩的笑容，我便特意

坐到他旁边。

闲聊中，我得知他叫向明，几个

月前才刚刚来到连队。我把揣在包

里的面包和火腿递给他，打趣地说：

“吃饱长结实，往后巡逻就不怕被风

吹倒了。”向明连连摆手：“我们伙食

好着呢。”说完，他腼腆地笑了。

一路上，向明告诉我，这是他第

一 次 执 行 巡 逻 任 务 ，连 长 让 他 负 责

通信联络。面对从未到达过的巡逻

点 位 ，尽 管 自 己 的 通 信 装 备 操 作 课

目 成 绩 一 直 都 是 优 秀 ，向 明 还 是 担

心 会 因 为 定 位 不 准 ，导 致 巡 逻 分 队

无 法 准 确 到 达 点 位 。 出 发 前 一 晚 ，

他 对 照 装 备 操 作 手 册 ，练 了 一 遍 又

一遍，又在老班长指导下，耐着性子

反 复 测 试 、校 正 装 备 定 位 误 差 ……

听 着 哨 楼 里 的 哨 兵 换 了 一 茬 又 一

茬 ，天 还 没 亮 ，他 就 一 骨 碌 爬 了 起

来，又把通信装备检查了一遍。

短短 10 多公里的车行道，巡逻车

颠簸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到。海拔攀升

到 5000 米后，沿途一片土黄色，山叠

着山，峰连着峰，满目荒凉。我试图透

过车窗寻找一点植被，只看见几株矮

小稀疏、尚未抽芽的红柳散落在沟谷

里。

车子行至一处陡坡，再也无法前

进，最后 3 公里需要徒步行进。向明

没走多远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他越走

越慢，拉风箱似的喘得呼哧呼哧。战

友们很快围过来，为他戴上便携氧气

瓶面罩。向明靠在石头上猛吸了几

口，脸上渐渐恢复了血色。他很快站

了起来，对大家的关心连连拒绝，示意

队伍继续前行，自己也二话不说跟上

了队伍。

点位设在一个大风永不停歇的山

口，战士们观察警戒的同时，向明单膝

跪在碎石上，迎着刺骨的山风，脱掉手

套操作设备，向上级发送到点信息。

他嘴里冒出的热气沾到衣领和帽檐

上，很快凝成白色的冰碴。不一会儿，

向明收到上级回复：定位准确，已到点

到位。

那 一 刻 ，望 着 绵 延 起 伏 的 雪 线

和 身 边 弯 着 腰 、手 牵 手 迎 风 前 行 的

战 士 们 ，我 心 中 似 乎 涌 动 着 一 团 炽

热 的 火 焰 。 山 风 仍 在 呼 啸 ，面 对 鲜

艳 的 五 星 红 旗 ，战 士 们 高 举 右 拳 宣

誓。那洪亮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

方传来，盘旋在雪峰上空，在高原上

朗朗回荡……

宣 誓 结 束 后 ，我 问 连 长 扎 西 尼

玛 ：“ 尼 亚 格 祖 在 藏 语 中 是 什 么 意

思 ？”连 长 抬 起 目 光 望 着 远 处 的 荒

草 滩 ，微 笑 着 说 ：“ 尼 亚 格 祖 ，就 是

树 林 茂 密 的 地 方 。”我 和 向 明 同 时

露 出 了 惊 讶 的 神 情 ，直 到 看 到 大 家

认 真 的 面 孔 ，才 觉 察 到 连 长 并 没 有

开玩笑。

那一瞬间，我看着伫立在山口上

的 战 士 们 ，他 们 皮 肤 黝 黑 、嘴 唇 干

瘪，迷彩服和作战靴上沾满了泥土，

但 个 个 身 姿 挺 拔 ，眼 神 里 透 着 如 班

公湖湖水一般清澈的光。我恍然大

悟，尼亚格祖虽然荒凉，但坚守在这

里 的 战 士 们 ，就 是 祖 国 边 防 线 上 的

一 棵 棵 大 树 ，他 们 犹 如 一 道 道 绿 色

的 屏 障 ，迎 风 傲 雪 把 根 深 深 扎 在 这

片荒原之上。

树林茂密的地方
■李 江

“咣、咣咣……”铜锣声刚落，传锣人

随即喊道：“城防司令的命令，死守遵义

城，死守到底……”

低沉的铜锣声和高亢的喊叫声，划

破古城宁静的夜空，将睡梦中的人们惊

醒——

“有人要攻城了吗？什么人攻城？”

“快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当心让兵

们抢走。”

“后半夜别睡了，听见枪炮声，赶紧

钻地窖！”

街坊们纷纷议论着，心情很是沉重。

自古兵匪一家，百姓见兵就怕。

连年的军阀混战，使遵义城的百姓

们吃了不少苦头，身体上、精神上都或多

或少地受到了折磨，无不盼望过上安稳

的日子。传锣人的喊叫，又让他们揪起

心来。

小黑与成年人不同，好动不好静，听

到叫喊声，巴不得出门看看热闹。他不

顾家人阻拦，衣服还没穿利索就蹿到了

街上。

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就连昼伏夜

出的小动物们，也钻进黑暗的角落里躲

藏起来。

小黑寻到传锣人问：“谁要攻城？”

传锣人故意不理会小黑的问话，继

续敲着锣。等小黑把他缠急了，才道：

“小孩子，快回家睡觉！”

随着夜深锣止，街道上重新寂静下

来。

可只过了几个小时，传锣人的喊声

又冒了出来：“大家伙听好了，大开四门，

迎接红军总司令……”

传锣人前后传出两个“天壤之别”的

消息，让百姓心里不免七上八下，一时不

知道怎么办才好。

小黑再次跑到街上，迫不及待地向

传锣人询问：“是红军的队伍进城了吗？

他们长什么样？”

传锣人笑着直摇头：“他们长得和咱

们一样——一个脑袋、两只胳膊、一个肚

子、两条大腿。”

小 黑 想 起 前 阵 子 的 传 言 ，突 然 拔

腿 往 家 跑 。 屋 里 还 有 一 坛 子 咸 鸡 蛋 ，

红 军 连 夜 进 城 饥 饿 难 忍 ，肯 定 见 吃 的

就抢……必须赶紧藏起来。

天渐渐亮了，小黑刚出胡同口，发现

有十几个穿着灰衣服、打着裹腿的人躺

在地上，立即止住脚步。小黑哪里知道，

不久前，红军在湖南、广西交界刚刚跟围

追堵截的白军进行了一场血战，队伍损

失过半，再加上突破乌江一战，早已到了

该休整的时候。

小黑机警地躲到墙后探出头观察，

见没有动静，便捡了一块砖头朝睡觉的

人掷去，被惊醒的人往小黑这边看看，将

砖头挪到墙根。

这时，小黑的母亲抱着一床毯子从

院里出来，盖到一个熟睡的人身上，另对

就近的人说：“到屋里去睡吧。”

一个中年人起身说：“吵着您了吧？

我们路过这儿，休息一下。”然后又对躺

着的人说：“大家轻点儿，别吵着老乡。”

小黑的母亲说：“进屋休息，哪能在

露天地睡觉！”

“大娘，我们有纪律。”

“那……我再去拿几床被子。”小黑

的母亲转身要离开时，中年人将毯子折

叠整齐递过去：“大娘，打扰您休息了，我

们不用被子，习惯了。”

小黑心中惊叹：他们真的和传说中

的兵不一样啊！于是，他快速跑进屋里，

将一坛子咸鸡蛋搬出来，就往兵们怀里

送……鸡蛋从兵们手里过了一下，又被

重新放进坛子里。

这天，天空晴朗如洗，鸟儿叽叽喳喳

地 欢 叫 着 ，遵 义 城 的 群 众 大 会 盛 况 空

前。参加大会的人大多是来目睹“朱毛”

真容的。他们没有看到“青面獠牙”的妖

精，也没有见着“身高九尺”的怪物。

毛主席那天站在丁字路口，既没骑

马，也没坐轿，还不停地和大家握手、打

招呼，一点架子也没有。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散场回

家的百姓三五成群，情绪高涨地讨论着

刚才听到的新名词和红军的新主张——

打土豪、分田地，让大家安居乐业……

小黑没有随着人群离去，而是走进

了红军的队伍中，冲着一位胡子大叔犹

豫片刻，然后郑重地说：“我要当红军！”

胡子大叔拍了拍小黑的肩膀，从兜

里掏出一颗红色的五角星，放到了他的

手里。

小黑把红五星紧紧地攥在手心里，

感到它滑滑的，又暖暖的，似乎还带着胡

子大叔的温度。

我
要
当
红
军

■
尹
小
华

在遥远的西藏边陲，我度过了数载

戍边的岁月。那里粗犷而充满豪情，每

一寸土地都散发着力量，让我心生敬

畏。然而，每当夜幕降临，星光点点，寂

静的边关只剩下风声与我相伴，我的心

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愫，思绪

飘回了柔情似水的江南。

五月的一天，我休假回到家乡。此

时的江南正值雨季，每一处景致都透露

出别样的韵味与风情。

傍晚时分，天空中的云朵从四面八

方悄然汇聚。它们并非是那种乌黑发

沉、来势汹汹的乌云，而是动作轻盈，宛

如极富耐心的猎手，不知不觉间便已将

整片天空装扮得灰白而均匀。

云层逐渐占据了天空，空气中的水

汽渐渐攀升至顶点。此时，鸟儿们也察

觉到了，它们在枝头聚拢，发出嘈杂而

急躁的鸣叫声，似乎在相互传递着今晚

有雨的讯息。

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男人们，抹

去额头上的汗水，将妻子中午送来的清

水一饮而尽。随后，他们迅速收拾起农

具，朝着家的方向快步走去。女人们则

忙着将白天晾晒的谷物和衣物收进屋

内。当她们看到巷口放学回家的孩童

时，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露出柔和的

微笑。

漫 长 的 等 待 后 ，夜 雨 终 于 款 款 登

场。天空早已褪去灰白，远处的青山在

夜色中若隐若现。空气瞬间变得清爽

宜人，仿佛每一口呼吸都充盈着雨水的

甘甜。起初，雨滴如同星星点点的精

灵，在空中跳跃着、嬉戏着。渐渐地，它

们变得细密起来，原本干燥发黄的土地

在雨水的滋润下，变得色彩斑斓。雨势

愈发密集，雨线交织成一张大网，将大

地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

夜 雨 还 是 一 位 天 生 的“音 乐 家 ”。

在雨中，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雨水打在树叶上发出飒飒的声音，溅在

小水洼里则是沉闷的咕咚声，落在飞檐

翘角上叮当作响……构成了一曲美妙

的交响乐，令人陶醉其中。随着雨势的

变化，这些声音也此消彼长，时而低沉、

时而高亢，如同乐曲中的旋律一般灵动

飘逸。

聆 听 着 雨 声 ，忙 碌 了 一 整 天 的 人

们片刻便进入梦乡。而夜雨往往在人

们的酣睡声中结束了自己的演奏。半

夜 ，雨 停 了 ，一 声 蛙 鸣 打 破 了 夜 的 沉

寂，响亮而极富乐感，宛如一池春水被

一枚石子击破，荡起了层层音符。紧

接着，水塘里蛙声四起，此起彼伏，争

相歌唱。

清晨，一丝柔和的亮光，浸染着那

片蔚蓝的天空幕布。细雨滴答，宛如

琴弦上滑落的音符，轻轻拂过人们残

存的梦境。池塘里的水都涨满了，荷

花娇羞地探出头，几个新生的花骨朵

含苞待放。荷叶上凝聚的雨水，宛如

晶莹的珍珠，偶尔滴落池塘，激起一圈

圈涟漪。

一觉醒来，窗外的世界仿佛焕然一

新。枝头上，布谷鸟欢快地鸣叫着，空

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泥土芬芳。放眼望

去，雨后的群山更显诗意。远处，云雾

缠绕着一座座山峦，层层叠叠，如海水

漫过礁石。一片山涌成了一片海。青

绿、深绿、墨绿，交织成一幅绚丽的画

卷。

朝阳缓缓升起，璀璨的金光渐渐洒

满大地，将夜雨留下的痕迹悄然拭去。

然而，夜雨并未真正消散，而是逐渐化

作一段温暖的记忆，留在远赴边关的江

南游子心间，成为他们生命中难以割

舍、挥之不去的乡愁。

江 南 夜 雨
■陈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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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海魂衫
■田海涛

常年穿着海魂衫的人

常年与海有关

蓝白条纹一层是海风

一层是海浪

海风穿过海水，也穿过胸膛

海就在那里，风浪就在那里

海岸线就在那里

海风、海水以及海的一切

常常以海盐的形式

吃进身体

我的骨骼比礁石更坚硬

我的内心比波涛更澎湃

血液流动着蓝色国土

连同我的灵魂也能结出晶体

常年穿着海魂衫的人

风浪早已穿透了身体

思想里装着广袤的海疆

胸膛里全是海浪的声响

兵的味道
■胡 贺

可爱的士兵

用滚烫的热血

浇灌着红蓝对抗的沙场

在这个盛夏

熔铸成一柄将军手中亮出的剑

出鞘气势如虹

像沙漠里的荆棘花

排山倒海压倒一切

黑色对讲机里

指挥员喉咙沙哑

漫天的黄沙

抵挡不了军令的传达

那声音如千万匹战马

浩浩荡荡齐头并进

塞外的烈日

尽情灼烧

士兵甩掉脸上的汗

向着胜利冲锋

青春每沸腾一次

兵味就升华一回

记者心语

走近官兵，用心倾听，把炽热的

故事投射在纸上。

插图：唐建平


